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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冯雪峰谈鲁迅
毛泽东爱读鲁迅!因为冯雪峰在上海时!

经常接触鲁迅! 当他在瑞金与冯雪峰相处的

日子里!就常与冯雪峰谈论有关鲁迅的话题"

他自己也发表了对鲁迅的种种看法"

! 毛泽东说!他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是 !"#$年到上海的。他在上海的
日子里常与鲁迅交往，彼此颇有友谊。%"&&年
%#月，冯雪峰奉调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瑞金，
他被张闻天安排在中央党校，做教务主任，半
个月后任副校长。当时，毛泽东在苏区是受到
博古等为首的中央局排斥的。

%"&'年 %月，冯雪峰出席中华苏维埃第
二次代表大会时才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因为
被排斥在对红军领导外，有充分的时间。他知
道冯雪峰从上海来，知道他多年从事文学工
作，与鲁迅交往又特别多，喜欢找冯雪峰谈天
说地，有时赴冯雪峰处，有时请冯雪峰上门。
毛泽东比冯雪峰年长十岁，但两人谈得相当
融洽。他俩无话不说，尤其是说鲁迅。

毛泽东说，当年他在北京，见过陈独秀、
钱玄同、李大钊，就是没有见到过鲁迅。
! "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两人多次谈鲁迅。一次，毛泽东对冯雪峰
说：“今夕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好。”于是冯雪峰详细地谈了他所知道和接
触的鲁迅。毛泽东是聚精会神地聆听。又一
次，毛泽东又来到冯雪峰住处，一见面便风趣
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说红米南瓜；二不
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只谈鲁迅。”于是，
冯雪峰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鲁迅。

毛泽东静心屏气地听了一会，就说：我很
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 (正传》
都读过。阿 (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
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
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

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 (

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 (的革命要求
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
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
一读《阿 (正传》。毛泽东又说：“我自己也想
重读一遍，可惜本地找不到。”接着，毛泽东又
问：“鲁迅这几年又写了些什么？”于是冯雪峰
便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杂文，扼要地作
了介绍。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
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
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
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后说：这个日本人还不
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 鲁迅体现了人民的性格

有天晚上，冯雪峰与毛泽东介绍鲁迅。冯
雪峰说：“我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
……”这时，毛泽东抬起头来，缓慢地，一字一
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
不比出题目更好吗？冯雪峰听了，一时没作回
答，却又说了另一件事：党组织曾希望鲁迅将
苏区斗争写成小说，由我陪同着陈赓来到鲁迅
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
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
认为确实比《铁流》和《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
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还深以自己没有实际
感受而苦恼。毛泽东没有作声，在思考。

冯雪峰又说：“独立房有人主张请鲁迅到
苏区来担任人民教育委员。”“独立房”，就是
指当时中央局博古所在地。他说：“不是正式
主张，而是随便谈谈。”毛泽东微微地摇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这段话另有一
种说法是，当毛泽东听到博古等人想叫鲁迅
到苏区瑞金来当教育部长，便对冯雪峰说：他
们想叫鲁迅来这里当教育部长，我看还是当
作家好。

冯雪峰又忽然想起鲁迅曾有一次对他
说，他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

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于是，他就把此事
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毛泽东听了，很感动
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
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
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
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
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在
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得很多。$盛巽昌%

董必武智勇双全
和谈破裂!周恩来回延安后!南京#上海

的两个中共办事处保留!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

主持!上海办事处改称上海联络处!由钱之光

主持!董必武又是两个办事处的最高领导人"

! 特务强占联络处

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继续搞和谈欺
骗，致使美国特使马歇尔也难以自圆其说。
%"')年 %月 $日，他只得表示，调解失败，返
回美国。%月 #"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
声明，美国退出军调部。和谈恢复无望。%"')

年 #月开始，双方却不再提出和谈，只就中共
办事处撤退一事进行交涉。

%月 %%日，中共和谈代表董必武由南京
到上海，根据中央指示不再返回南京。当时上
海联络处人员都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日夜监
视。有次，负责人钱之光、刘昂外出，特务跟踪
多时，一直没有甩掉，后来还是在外滩汇丰银
行，从前门进后门出，方才甩掉了尾巴。

国民党当局步步紧逼，对重庆、南京和上
海的中共机构下毒手了。#月 #)日，重庆警备
司令部封闭了《新华日报》。#月 #$日，上海警
备司令部通知联络处，勒令要在 &月 *日前
把人员撤回延安。当天黄昏，军警宪特一伙人
闯进联络处，强占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把
电话线切断，把人员全都赶到二楼。一个自称
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奉上

级命令，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接着把一
张司令官宣铁吾的“快邮代电”交给他。内称：
查该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
动风潮，组织暴动。本部为确保治安，通知该
党在沪人员于 &月 *日前全部撤退。所有撤
退人员及其眷属，限于 &月 &日前开具名单，
送部核办。钱之光当即提出强烈抗议，随即命
两个工作人员把守一楼楼梯，防止他们上楼，
以便清理文书、档案和重要物资。
! 黄金电线暗道

那天，董必武带同刘昂外出拜访民主人
士，归来已近午夜。汽车刚到联络处大门口停
下，聚集的特务蜂拥上来喊道：“你们被监视
了。”董必武义愤填膺怒斥：“闪开，我要进
去！”董必武进楼。

钱之光向他汇报发生的情况。董必武听
了，走向窗口朝外望望，一会回转身对众人
说：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
们在这里，就要同他们作斗争。目前最重要的
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
里，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
情况。

联络处人员用厚毯把窗子遮起来，不让
楼下的特务注意，然后把应销毁的档案、照片
烧掉了。

让董必武、钱之光为难的是，联络处有一
批从解放区和其他渠道转来的三千余两黄
金。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
倒卖黄金的所谓“打金老虎”闹剧，如果这些
黄金被他们发觉，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
损失，在政治上也会产生恶果，他们定会以莫
须有的罪名加害联络处成员。可是黄金毁不
了，事先与上海地下党也未接上头。

怎么办？有个工作人员忽而发现墙上有
个电门开关坏了，有个小小的电线暗道，一直
通下去！便试着把黄金包上布，从开关洞口扔
进去，这样终于把黄金藏好。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 ! ! ! ! ! #$%给这次访问加上晦暗注脚

稍等了片刻，韦尔斯一行被引领到希特
勒的接见大厅，那里可以俯瞰曾经是俾斯麦
官邸的花园，花园现在成为希特勒的私宅。

总理在门口迎接了韦尔斯一行，并且立
即让访客留下深刻印象。他比韦尔斯想象
的要高，轻松自在，健康良好。“他无论是言
谈还是举止都表现出端庄，丝毫没有漫画
中看到的讥讽形象：小胡子和偏向一边的头
发。”韦尔斯在报告中说。只是希特勒偶尔会
失去镇静，此时，他的眼光不再可爱，他的声
音透露出“人们从他的演讲中听到的沙哑刺
耳声”。

韦尔斯开始就说：“他在罗马就欣慰地
获得这种印象……领袖相信仍然有可能打
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他希望总理能
够证实这种印象的可能性。”但韦尔斯只会遭
遇失望，希特勒对德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的审视，和他本人的德国政策，尽管在语气上
较里宾特洛甫温和，但实质是相同的。“德国
人民完全有权要求恢复他们一千年来拥有的
历史地位”，包括在中欧和东南欧的经济霸主
地位。凡尔赛和约所剥夺的德国殖民地必须
物归原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英国和法国
本身的行动。“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实现持久和
平的希望，”他用单调的音调缓慢地说，“除非
英国和法国摧毁德国的意愿本身被摧毁。”韦
尔斯最后孤注一掷仿佛抓住了稻草般宣称，
他不会忘记希特勒的结束语：“德国的目标，
无论是否通过战争来实现，最终都将是公正
的和平。”但这种前景并不乐观。

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在星期天袭击了柏
林，天空降下了大雨，雨夹雪，最后是大雪。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给这次特殊的访
问加上了晦暗的注脚。”早上，韦尔斯在纳粹
党总部会见了纳粹党副手鲁道夫·赫斯，那
里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仿佛是监狱一
般。韦尔斯发现，赫斯具有“毫无疑问的低智
商相貌。他的前额狭窄并下陷，其深陷的双
眼之间距离非常靠近。据说是他对希特勒有

狗一般的忠诚”。参加会晤
的还有一些粗野的纳粹年轻
人，他们“显得是与赫斯预
先排演了要说出的每一个单
词”。

赫斯拿出预先准备好的打印卡片，然后
在整个会晤中照本宣科读了一遍。他背熟的
演讲词与里宾特洛甫的声明毫无二致。他强
调说，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德
国人民“团结如一地支持元首”。实现持久和
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彻底的和势不可挡的
德国军事获得胜利”。在他身后的年轻纳粹齐
刷刷地点头同意，他们的眼中燃烧着“近乎疯
狂的狂热”。
当天的进程越发奇怪。韦尔斯最后一个

实质性安排是在豪华“狩猎人小屋”庭园的
卡琳宫会晤赫尔曼·戈林元帅。戈林不仅掌
控德国空军，还是德国政权中权力极大的人
物，是希特勒提名的继承者。戈林的继承人
身份被许多西方人看作是有益的，因为他们
相信戈林的目标比元首温和得多。卡琳宫位
于柏林北部的斯科夫赫德森林的国家狩猎
保护区中。在长长的入口道路两旁，有很多
围栏，戈林在那里饲养了大量珍贵的异国动
物，包括一群大型牛，这些是他打算用来重
新引进古老的欧洲野牛计划一部分：通过遗
传工程在欧洲重现已经灭绝的欧洲野牛。卡
琳宫是对戈林的莫大讥讽：为纪念他去世的
前任妻子而命名的普通狩猎小屋，被重新翻
修成了挪威风格的豪华庄园，庄园的宽阔奢
侈如同其主人。韦尔斯对豪华住宅并不陌生，
他注意到卡琳宫的面积等同于华盛顿新建的
国家美术馆。

韦尔斯和面带凶相的戈林交谈了整整
三小时，他们坐在火堆旁，紧靠着描绘了满
天飞雪的巨大的油画窗户。韦尔斯对主人的
描述一针见血：“他的大腿和胳膊粗壮，”韦
尔斯写道，“他的腰围同样粗壮。”戈林的面
容“让人联想到他涂抹了浓厚的胭脂”，他身
穿白色外衣，上面是各种颜色的勋章。他脖
子挂了铁十字架和黑色细绳系住的单片眼
镜。“他的手像是獾用来挖掘的爪子”，韦尔
斯观察到。“他右手戴着巨大的戒指，镶嵌了
+颗庞大的宝石，他左手戴的绿宝石戒指至
少一英寸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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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承德回到章家桥时，已到掌灯时分。吃过
晚饭，他到阿姆房里，想与阿姆说让她到上海
去的事。不料刚说出想法，阿姆立刻回绝了。
阿姆说让淑贞和孩子去上海她没意见，但是
她自己是不会去的。承德问为什么。阿姆说，
我在乡下住惯了，不想去上海。承德规劝再
三，阿姆咬定就是不去。承德看看说服不了阿
姆，想想也就算了。
“阿德啊，现在侬生意做得咋样

了？”从来不过问儿子生意的阿姆突然
问起承德的生意。“阿姆，您放心吧，我
现在的生意做得很好，一年咋说也有
几万块进账。”“几万块？”阿姆大吃一
惊，“这么多？侬都做了点啥生意？”见
阿姆吃惊，承德就简要地把他做的生
意向阿姆说了一通。
“阿德，阿姆有件事情，看看侬能

不能做？”阿姆眼睛盯着儿子，声音稍
有些迟疑。“阿姆您说，只要儿子可以
做到的，您放心，儿子一定给您做好。”
承德毫不犹豫，肯定说。“阿德，现在侬
发财了，阿姆想让侬出点钱，把章家的
学堂修一修，侬看现在阿拉学堂已经很破旧
了，当初侬阿爹在世时就想翻修，哪料到他走
得介早，!,多年了，我总想把侬阿爹的这份
心思给了结了，现在有铜钿了，可以了结侬阿
爹的心思了。侬看看行不行？”阿姆怔怔地盯
住承德，眼睛里含着希望。
承德的阿爹生前是章家学堂先生，一直

在学堂教书。
“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阿姆叫人计算过，

说大修一下也就是 %,,块钱够了。”阿姆又补
充了一句。“阿姆您想得太好了，其实我早就有
这样的想法，想把学堂翻修一下。这只是第一
步。我还有个想法，等我忙完今年的事，我想出
钱为乡里乡亲建造一所新的学校，还要建立一
个救火会。阿姆您会支持我吧？”“支持，支持，
当然支持！阿德啊，可是侬算没算过，这样需要
多少银子？”阿姆听到承德要做这样大的事情，
心里担心儿子没有那么多钱。
“阿姆，我大致测算了一下，这两样都做

起来，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五万两？那么
多，侬拿得出？”阿姆一听要这么多银子，有些
吃惊。“阿姆，假使我今年生意做好了，拿出五

万两没啥问题，只是现在这件事还不能说，等
到年底我把铜钿赚到手，阿拉再议论这件事，
好吗？”
“好！好！阿德啊，侬能迭样想，阿姆我真

是高兴啊。过去老辈人一直说造桥修路建凉
亭，多做一些好事这是积德。现在侬生意做大
了，有钱了，是要给乡里乡亲做些积德的好
事，这种想法好啊！”阿姆显得十分高兴。

转眼工夫，承德在乡下住了快
一个月了。他咋也没料到，就在他
省亲那段时间，他的火柴厂出事
了。清明前两天，天敏叫人专门送
信到乡下，让他马上赶回上海。接
到这个消息，承德马上感到事态严
重，如果不是事情过于严重，天敏
打个电报来就行了，为啥还专门派
人来传话。他急得像热锅上蚂蚁，
但是表面上又不能流露出来。他怕
阿姆担心。
清明前一天，承德祭扫过父亲

的墓，对母亲说第二天就要回上海。
母亲说介急做啥，承德只称上海来
了要紧朋友，让他马上赶过去会面。

承德没忘记阿姆嘱托他修缮学堂的事，
临上船前，他拿出 #,,块大洋交给妹夫达成，
让他找人把学堂修缮一下，多余的钱为学堂
置办些必要的用具。
清早，承德乘坐的轮船到达外滩万国码头

时，天敏他们早就等在码头上了。承德回上海
的确切日子是他让送信来的伙计带给天敏的。
“阿德啊，侬总算回来了，侬回来就好

了。”码头上，天敏看见承德，有种如释重负的
神情。“天敏，到底发生什么？”承德看到天敏
瘦了一圈，他的眼圈黑黑的，脸色也不好，就
急切地问。天敏看看淑贞他们，只是轻轻对承
德说了句：“先别着急，回家把阿嫂他们安顿
好，到时候回厂再讲。”
承德明白天敏的意思，就再也没说什么，

吩咐淑贞他们上了天敏带来的接客马车。
天敏刚刚回到火柴厂，屁股还没坐热，承

德就来了。“这么快？嫂子他们都安顿好啦？”
天敏见承德这么急切赶到厂里，知道承德心
里肯定十分焦急。“侬阿嫂他们没事体，阿斌
会给他们安顿的。现在，侬可以给我详细讲讲
到底发生了啥个事体？”


